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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生命的交响
———读《秋园》

□羊斌

随着年龄一年年上升，
我不免会有一种紧迫感和无
力感。收拾屋子的时候，翻
到自己以前写的字条：“我
都四十出头了，一切还来得
及吗？”那时候我哪里晓得
什么是岁月如梭？一转眼自
己已经五十多了，但我知道
当时的问题一定与写作有
关。我热爱文学，梦想成为
一个优秀的作家，但却一直
不够努力，至今离向往的目
标还很遥远。

直到我打开《秋园》这
本书，看到作者杨本芬，六
十多岁才终于提起笔，书写
母亲的故事时，这个问题才
有了答案。是的，只要开始
动笔，任何时候都不会晚。
《秋园》 是杨本芬老人的第
一本书，在接下来的二十年
里，她写了一本又一本，
《秋园》 《浮木》 《我本芬
芳》，现在已是八十多高龄，
第四本书也完成了，而且，

每一本书都写得那么的真挚
动人，好评如潮。

秋园，是杨本芬老人的
母亲，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
女性，经历了从民国到新中
国建立初期这一动荡时期的
各种苦难，饥饿、贫穷、战
乱和生离死别，她决不向命
运低头，用自己的双手和智
慧，支撑起了整个家庭，为
子女们创造了一个相对安稳
的生活环境。我沉浸在书
里，仿佛看到了我的外婆、
奶奶，她们都有着同样的命
运，她们的坚韧和毅力令人
敬佩，她们的宽厚与遭遇也
令人唏嘘。

秋园去世的时候，杨本
芬老人在巨大的悲伤中想
到，如果自己不写，那母亲
所有的经历都将迅速被这个
世界遗忘，就像一层薄薄的
灰尘被岁月吹散。所以，她
必须写，记录母亲坎坷的一
生以及对家人深沉的爱，也
记录在那个大时代中，作为
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载浮载
沉。母亲不仅是一个普通的
老人，更是一个时代的缩
影，她要写下那个时代，令
人百感交集的时代。

于是，在厨房炖汤的香
味里，她开始了写作，一发
而不可收。

写作过程中一定有很多
的痛，那些尘封的往事被一
点点唤醒，不管是美好还是
悲伤，总会把眼泪引出。我
陷入回忆的时候，常常会这
么想：那么沉重的往事，不

如扬一锹土全部埋葬吧！但
是她不，她要写，要写下母
亲受过的苦，受过的罪，短
暂的欢愉和长久的悲苦，也
写自己的人生，那么多的无
奈和彷徨，还有身边的人
们，命如草芥、生如夏花。
在她那里，写作是顺应天
命。她说：“我也感到奇
怪，只要提起笔，过去那些
日子就涌到笔尖，抢着要被
诉说出来。我就像是用笔赶
路，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
生。”

杨本芬老人并没有受过
专业的写作训练，但她的文
字朴素而精炼，看似温婉平
淡，却直戳人心。全书质朴
又真诚，有时候轻轻一笔，
就能带出读者很多共鸣与泪
水。我想，只有真实的生活
体验才能选取出这样精准的
素材，才能让简单的文字蕴
含着对生活与社会巨大情感
的力量。

通过 《秋园》 这本书，
我了解了一个女人的一生。
当我翻开这本书的那一刻，
我就被带入了一个充满苦难
与希望的世界，与书中主人
公一起经历了她的人生旅
程。我也受到了杨本芬老人
的鼓舞———什么时候都不
晚，拿起笔来，记录我们独
一无二的人生，聆听时间与
生命的交响吧！

院里有棵桂花树
□吕鑫月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
当初舅爷爷家拆迁了带不走

这棵桂花树，它便来到了我家。
我已记不清它刚来我家的样子，
只记得我童年的每个秋天都弥漫
着桂花香。

每当桂花开时，我妈就会折
几支放在卧室里，这样连做的梦
也是香香甜甜的。

我折不到高处的细树枝，便
会挑着捡些落在地上的桂花，捧
在手中，尽情嗅着。

我自豪地告诉同学我家有一
棵桂花树，还用装鸽食的小盒子
装满了桂花带到学校。那是一种
蓝色底透明盖子的塑料盒子，不
用打开盖子就能看见里面米黄色
的桂花。放在课桌上，我时不时
会瞟一眼，有一种莫名的心安与
满足。

尽管在从家到学校的这段路
程中，桂花已由嫩黄色氧化为深
褐色，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散发出
浓郁热烈的芳香。

课间的时候，同学们争先恐
后地跟我要桂花嗅着玩。我郑重
地把一朵朵桂花放在他们手心，
嘱咐他们要好好珍藏。小学生的
好奇劲儿来得快去得也快，没过
多久，桂花就又飘落到地上了。

记得秋雨后的桂花是最香
的，经历了一夜风雨，鹅黄的花
儿在树下铺了一层，像是给大地
添了黄色的秋衣。雨水洗去了空
气中的污浊，只剩下纯粹的桂花
香，馥郁浓厚。

树上、地上的花，在风中拼
了命地招摇着，芳香霸道地闯进
你的鼻子，让你移不开眼、迈不
了腿。一大清早就沐浴在桂花香

中，一天还能有什么烦恼呢？
许是和桂花树相伴长大的缘

故，我对桂花有种天然的好感。
上了初中，老师讲到袁枚的一句
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苔花长什么样我不知道，
但桂花也没比米粒大多少，小小
的四瓣，小姑娘似的，聚在一起
藏在绿叶里，却迸发出如此沁人
心脾的香气，难道不是很励志
吗？

于是桂花成了我作文里的常
客，每当作文世界里的“我”痛
苦失意时，总有那么一棵桂花树
恰到好处地出现，也刚刚好碰上
了花期，甜腻的香气、自强不息
“学牡丹开”的精神就这样顺理
成章地抚平了我“破碎”的心。

不知何时起，时间像是百米
冲刺一样跑得飞快。

我终于成了“不见天日”的
高中生，早出晚归，基本上没机
会看见阳光下的桂花树了。

秋夜的回家路上，有桂花香
若隐若现，小猫似的，挠着你的
裤腿，祈求你和它玩捉迷藏。

最近一次看桂花树是今年 3
月回老家的时候，树叶是那么的
葱茏茂盛。阳光透过缝隙洒在花
圃里，碎了一地，树枝上挂着的
红色小灯笼还在彰显着新年的喜
庆。

我站在树下，注视着眼前的
桂花树。

我惊喜地发现，粗壮的枝丫
上居然有一个鸟巢，小小的，很
精致。鸟巢上落了几片叶子，有
新绿的，也有枯黄的。

我想，我和鸟儿一样，还会
常常回来看它的。

留坝印象———昼与夜
□刘嘉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流！”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
这样说过。
我却不能完全认同这个观

点，因为这个叫“留坝”的小县
城，我就又一次来了。

我决定来留坝张良庙前，本
先通过百度确定来回路线，结果
一出门还是晕头转向。先是把汉
中汽车城看成汉中汽车站，到了
一看，才知道犯了错，回过神来
赶紧往回走，等到了汽车站，去
留坝的班车刚开走，下一趟要下
午130发车，而此时才上午
1030！于是我重新规划行程，
还好，终于在汉中高铁汽车站买
到去留坝县城的车票。
一路钻山过桥，从盆地到山

沟，始终沐浴在八月底汉中的暖
阳里。人说秦岭乃中华大地之
肺，果然令人神清气爽，群山被
蜿蜒的高速公路切割为阴阳两部
分，草与树的葱绿、深绿、浅
绿，层层叠叠地展现在眼前。一
会儿溪水潺潺；一会儿农舍俨

然，令人目不暇接，如同步入油
画中。一小时左右后，一座小县
城出现在视线里，这个县城被称
为“留坝”。留坝隶属汉中，位
于秦岭紫柏山麓，风景不殊，气
温适中，难怪汉代留侯张良会选
址于斯。
我不知道怎么去张良庙，按

照习惯，打开高德地图寻找车
源，竟一无所获。只好询问当地
人，一私家车主告诉我没有去的
班车了，但可以送我，四十元车
费，我便答应了。
山回路转，经过一个个弯

道，终于在一个四合院式的山坳
处，我看到张良庙的山门，买票
进去，眼前的一切景象和贾平凹
《张良庙记》 里没有大的区别：
“连绵的山峦一直排列到此，突
然错落开来，向东一折，再往北
甩去，窝出一个四合院式的山
坳。坳边山石如蹲如卧，堆砌隆
起，万般姿态像人工精心设计了
似的。山石皆乳白色，凿之便为
字壁；上有异竹，碧青青地透着

紫色，一律出地一尺，便拐了一
个弯儿，又端端向上。山石下，
多有细水，在竹石之中隐伏，悄
然无声。往后就是崖壁，仰视不
可见顶，全被古松遮掩，半腰又
卧了白云，使人不知崖的险峻，
不知涧的深浅。楼、亭、台、
榭，依山而筑，却尽藏在绿里，
只浮出一檐半角；人进去，便不
见身影，坐下静听，唯有鸟鸣数
声。”

张良庙距留坝县城北四十
里，贾生的文字是早年间的，但
在我看来，除了“幽静清静，空
气新鲜”外，还有八月骄阳、湛
蓝似海洋的蓝天、洁白如棉花糖
的云、时隐时现的山岚、空谷传
响的鸟鸣，一股脑占领了人的视
听感官。抬望眼，连绵不绝的山
峦好似铁青脸安静地看着你，让
人心生害怕。———不如归去，我
对自己说。

夜晚留宿留坝老街。当皓月
从东边的山峦一跃而出时，我正
晃荡在留坝老街的序巷里。留坝

目前有三条街，从东往西，依次
是老街、主街、辅街。老街历史
最悠久，系嘉庆 13年所建，值
得一观。大条石铺就的路面，溪
水沿渠沟顺流而下，路两旁店铺
林立，旅游旺季刚过，高挂的大
红灯笼半新不旧。抬头看那白玉
盘，突然觉得街灯都是多余的，
假如关闭所有街灯，是不是和中
古时期的夜晚相似？但现代文明
的标志又确实在眼前，那家咖啡
馆里、这家小酒店里，或人声鼎
沸，或笑语喧哗，或低声细语，
轻柔的、舒缓的、激越的乐曲声
飘荡在并不宽阔的巷道中。

走出老街，却是另外一番景
象，主街、辅街上停满了私家车，
车内并没有人，偶尔驶过一两辆，
好比禽鸟掠过水面，波纹过去，复
归平静。马路两旁的树梢上，秋蝉
“吱”着喉咙从树枝一端飞向另一
棵树，整个小城似乎都沉睡在永
恒里。月亮升至中天时，一阵阵山
风不期而至，呼啦啦吹动树梢，发
出淅淅索索声。远处的山是青色

的、是剪影的、是沉默的。你看右
手边山顶那座佛塔，刺刀般刺向
湛蓝的夜空，而星星也陆续占据
了苍穹，仿佛伸手可捉。

夜已深，凉风扑面，万籁俱
静，路上更空无一人，我转身走回
宾馆，忽听到很远处一阵粗犷男
腔在马路上，那是秦腔《斩单童》：
“喝喊一声绑帐外，不由得豪杰笑
开怀。某单人独骑把唐营踹，马踏
五营谁敢来。敬德擒某某不怪，某
可恼瓦岗众英才。当年一个一个
受过某的恩和爱，到今日委曲求
全该不该。”

我赶紧打开五楼宾馆的窗
户，那声音由一个骑车走夜路者
发出，忽地倒地，车轮忽悠悠空
转。他摸索很久，终于爬起来，却
不骑，推着走，嘴里嘟嘟囔囔着什
么，想必他是喝多了。

对于酒者来说，这注定是个
有故事的夜。

对于我来说，这注定是个要
记下故事的夜。


